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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民系何时形成，史学家有不同的意见。语言

是一个民族或民族支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语言的

发展和居民的迁徙、宗教迷信、生产活动、风俗习惯

等有着密切的呼应关系。语言的材料如果会与社会历

史相互印证，则更能说明现象的本质，故本文试图从

语言视角来观察客家民系的文化风貌。

一、客家方言的形成

客家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也是一种共

同语的继承或支裔。方言的形成主要体现在语音和词

汇上与公共语之间有差异。客家方言的词汇中还有一

大批词语的说法与中原汉祖语乃至与其他汉语方言不

同。举例如下：
客家话 普通话 客家话 普通话 客家话 普通话

热头、日头 太阳 屋下 家 妹子 女儿
星宿 星星 户山 门槛 家官 公公
头额 头 屎窖 厕所 家娘 婆婆
烧 柴、草燃料 窿 洞 婿郎 女婿
岭 山 学 告诉、告发 嘴燥 渴
地 填 天放 忘记 做家 节省
惜 疼爱 跌 丢失 拖箱 抽屉
睡目 睡觉 鸡卵子 未下蛋的母鸡 橛头 锄

以上词语材料表明客家话自唐、宋开始在继承中

原汉祖语的词语时，有些词的词义有所转移或用法有

所改变。有些词则使用不同的说法或者另创新词。这

也表明唐、宋之际客家方言在逐渐形成。

客家先民乃古代中原一带的汉族居民。他们南迁

始于东晋，但大批南下是在唐末。他们到达赣、闽、

粤山区以后，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限制，不易

受到外来的影响，加上前列的宗族观念和保守思想，

使他们增强了对外来影响的抵抗。在当地，他们征服

了土著之后，一方面逐渐同化了土著居民，另一方面

也吸收了土著的语言和文化。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

到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区域，语言也

就在这时发展为与中原汉语有一定差别的独立系统。

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陈一新的《瞻学田碑》

和王世懋的《闽部疏》都谈到虔南诏居民的语言近于

汉音而与南方其他汉族的语言不同。这就是语言材料

和社会历史互相印证的一部分考察。

另外，我国畲族早在公元7世纪隋唐之际就已劳

动、生息在赣、闽、粤三省交界的地区，也即客家人

的早期集散地。宋代以后畲族人陆续向闽中、闽北一

带迁徙。明、清时始大量出现在闽东、浙南地区。现

在地处闽语、吴语区的畲族在本民族间仍然使用一种

客家话。这是宋时他们从客家早期集散地带去的语

言。这一点也证明客家方言在宋代形成。

二、客家人的文化风貌

语言是体现文化和认识文化的一个信息系统。一

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成果都会凝聚在语言中，因此它是

人类文化的载体。下面我们通过一些词语来观察客家

人的饮食文化和观念意识。

（一）饮食文化

食物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客家人的一些饮

食，既继承了中原文化，又有从麦作文化演变为畲田

文化的表现。

周秦时期，中原汉人以“禾”指称“粟”（即

小米），后来泛指“谷类”。客家先民南迁以后受到

百越民族稻作文化的影响也在住地种植水稻。“禾”

一词改指“稻谷”。在客家语言中不使用麦作文化

的“碾子”一词，而使用稻作文化的去谷壳的工具

“砻”，碾米的工作“碓”“磨”，蒸饭工具“甑

子”。过去还使用过一种叫做“饭噶哩”的，是用一

种草编织而成的袋子，将米装进去捆扎好，放入水中

煮熟，米饭有一种特殊的香气。这种饭袋便于上山劳

作的时候携带，日本学者周远生先生在《客家的食文

化》一文中曾经提到。

客家人喜欢吃“茶泡饭”和“汤泡饭”。早、

晚两餐则吃粥或者我们称作“擂茶”的饮品。这是客

家人在长期艰苦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客家人耕种的地

方并不是平缓的平原地带，而是山区，重峦叠嶂的山

林催生了梯田文化，稻谷的产量也是不多的。那个时

候，劳动强度大，生活却艰难。真的能够“前锅煮粥

后锅活（蒸）番薯”就好了，许多时候是吃番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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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赣南是客家人的先民由北南迁时候的必经之路，不少客家人的祖先还会有过在赣南的居住史，而

且，直至今日，赣南也仍然是客家人的重要居住地之一。除了两个西南官话的方言岛和极少数几个范围很小的

闽南话方言点之外，整个赣南都属于客家方言区。赣南客家话与粤、闽客家话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很多相同相似

之处，但在某些地方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有着自己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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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汇

番芋渣度日的，饥肠辘辘是很多过来人不能抹去的记

忆。客家人有句俗话：“有米煮粥唔怕稀，只怕三餐

断火烟。”这都成为客家人耳熟能详的谚语。

客家地区有一些食品的名称具有特殊的含义：

米果。这是类似于年糕的一种食品。把蒸熟的糯米

饭用碓子锤成粘板块，然后将它捏成长圆形，盘成蛇一

样放在容器之中，用来祭祖。清明扫墓或者过年的时候

食用。远至四川凉水井的客家人至今仍用此词。

芋子梭哩。这是一种类似北方“饺子”的一种食

品。用芋头掺和白薯粉代替白面皮包肉馅，形状和客

家人织布用的梭子一样，故命名为“芋子梭哩”。包

剩下的皮可以做成像北方的“猫眼儿”炒着吃。用蛋

液煎烤成皮子包肉馅的叫“梭哩蛋”。客家先民到南

方以后不种植麦子，原来习惯吃的食物只好改为用山

区常见的东西来仿制。

肉丸。这个是仿照肉丸而做的一种食品。原料不

用肉，而是用白薯粉掺入萝卜丝煮成丸子状，炒着吃

或者油炸吃。

鱼丸。这是仿照闽、粤人的“鱼板”做成的食

品。原料不用鱼，而是用豆腐磨碎，加入白薯粉和肥

猪肉蒸成的豆腐糕点。吃的时候蘸上作料，酒席上可

以待客，也可以在节日的时候食用。

仙人冻。一种客家地区特产的被称作仙人草的

植物煮成黑水，掺入白薯粉或者米汤，熬成冻状的食

品。像黑色的豆腐，浸泡在冷水中，吃的时候捞出放

上白糖，夏天做冷饮去暑。

炸薯包。把山药、芋头、板薯等在擂钵里搓烂，

加入面粉和糯米粉，捏成圆形在油锅里炸制而成的食

品，过年食用。

龙床屉。以米粉代替面粉做成皮，包上肉馅放入

笼屉里蒸制而成的食品，待客用。

以上几种食品充分表现了客家人在贫困的条件下

善于改变环境，把山区作物（薯、芋头、豆等）精心制

作，终于使得有些食品登上了酒宴的大雅之堂，也体现

了客家人艰苦奋斗、勤俭持家、善于改造世界的精神。

（二）观念意识

世界上有许多民族常赋予食物以特殊的含义，使

食物具有寓意。客家人崇尚勤俭、团结的精神。他们

常常利用食物的名称和寓意的词语谐音或同音使食物

具有寓意。如芹和勤同音，年初一必须吃芹菜，希望

家人来年勤奋；葱和聪同声，小孩子吃葱变得聪明；

蒜和算同音，妇女吃蒜，居家会算计会过日子；人人

都吃鱼，寓意家中“年年有余”。也有以食品性质赋

予寓意的，吃米果（有黏性）表示族人、家人团结。

有一首客家山歌也是用食物名称和所带有的寓意词语

同音相编的：

天上月光亮堂堂	 芹菜韭菜排成行

郎食芹菜勤思妹	 妹食韭菜久想郎

客家人在使用亲属称谓时，为了某种目的，有时候

避免使用亲密称改为疏称，或者避免使用疏称改为亲密

称，即称呼和辈分不相合。如对称父亲时不用“爹”或

“爸”而用“哥哥”（引称时用“爹”）；称哥哥多用

“老伯”；称祖母用“姐姐”。起初可能是怕命相克，

小孩子不好养活改用疏称或者亲密称。后来这种目的成

了惯例，不再带任何目的而如此称呼了。

客家人给男孩取名字常常喜欢用“狗子”命名，

表现了客家人对“够”的观念的改变。这是因为狗的

生命力顽强，对主人忠诚，父母希望儿子能像狗一样

好养、好活，对父母孝敬。他们也常把家中养的狗取

名为“来福”“来富”之类的名字，希望狗给家庭带

来好运。

客家人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迷信观念。比如有

些地域的客家人听到喜鹊叫并不高兴，不认为是喜

事，而认为是传报不吉利的消息，要吐上几口口水消

消灾，因此有的客家人将喜鹊说成“猪屎鸟哩”或者

“屎缸鸟”。另一方面，客家人不把“雷”看作是不

利于人类的自然灾害，而是把“雷”人物化，认为是

善恶的判官，尊称为“雷公”，凡做恶事的人就会被

雷公劈死。

客家话里常常有不少做人的道理。这些语言都体

现了客家人追求高尚的精神世界，如：

不要人心不足蛇吞象（不要太贪心）

不要老鼠没个隔夜粮（要节俭）

不要半壶子酒咕隆咕隆响（要踏实，不浮夸）

龙床不如狗薮（不吐富贵）

家哩唔和外人欺（要团结）

客家人的村庄多以姓氏命名。“村庄”一词不用

“村”“庄”，而用古词“坊”，如童坊、罗坊、涂

坊、谢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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